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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与家书原本都是极私密
的东西，或记录自己，或写给家
人，其中必有些不可为外人道的
内容。但，现在坊间却公开出版
了许多名人的日记与家书，我以
为多有不妥：一是不知此举是否
违背了他们本人的遗愿；二是我
觉得有些人的日记家书好像写给
全社会的，快成道德教科书了；三
是这些文字不仅行文漂亮，而且
无不正义凛然，高风亮节，我颇怀
疑后人进行了删节修改。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就
辛辣讽刺了方鸿渐的父亲写家书
时的虚伪与造作。方父是个道学
先生，为好名而哗众取宠，家书里
满是孔孟之道，句句都是教世名
言，却很少说家长里短的体己话，
读来尽是大话、空话、套话。钱先
生说，他写家书落笔时就想好了
如何公之于众，换来一片喝彩。

这种把戏我也干过。前不久
搬家，无意中翻到了二十多岁时
写的日记，字里行间，不是豪言壮
语，便是决心与表态，或者是做好
事的记录，读“毛选”马列的体
会。回想起来，那时我是单位树
的一个典型，受表扬多了，“野心”
便膨胀了，想当更高级别的典型，
幻想着有一天，我的日记也能像
某某日记那样流传开来，为自己
的人生辉煌提供文字旁证。现在
重读，不由脸红，不仅是为了文字

的幼稚可笑，也为了那时的虚伪
用心。好在“野心”没有得逞，日
记没起作用，自然也无须悔其少
作了。

当然，已出版的比较真实可
信的日记也有，据我有限阅读范
围来看，鲁迅日记最像不加修饰
的“原生态”。迅翁日记经常记某
人来访，购书几何，购物若干，给
母亲寄钱数目等，虽有繁琐零碎
之嫌，但肯定是写给自己的“真家
伙”，而不是为了发表的“伪日
记”。再还有吴宓日记，写流水
账，也写情感史，写师生情谊，也
发泄对朋友的不满，譬如对叶公
超一再指示自己干这干那的抱
怨，对学生钱钟书的赏识与宽
容。以至于一向对人严苛的钱钟
书，多年后读到《吴宓日记》，也感
慨万千地写道：“先师日记中道及
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
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深
悔自己随众而对老师恭而不尊，
以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
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

而家书里写得最真实动情
的，则非林觉民的《与妻书》莫
属。信中既表达了夫妻恩爱之
情，又畅叙了民族大义在自己心
中的位置，谈了不得不牺牲的理
由。那滚烫的文字，真挚的情感，
义理分明的觉悟，何时读来都让
人热血沸腾，难以自己，毕竟那是

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家书，就是
最挑剔的人也不敢亵渎这封家书
的价值和意义，无怪乎这也是唯
一被海峡两岸共同选进教科书的
一篇家书。

古人极其推崇“立德、立功、
立言”三立，立言，一靠著作诗文，
二就要靠日记家书了。曾被誉为

“立德、立功、立言，千古一人”的
曾国藩，虽也有《治学论道之经》
等学术著作面世，但远没有《曾国
藩家书》影响广泛，若没有此书的
传播，他的“立言”就很有些勉
强。但依我所见，他的家书实际
上是按著作写的，私房话很少，家
长里短的内容也不多，主要是做
人的道理，治学的方法，处世的哲
学，一切都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做文章。说句诛心之论，
以曾国藩的老谋深算，他在动笔
之际，大概早已料到，无数后人会
大读特读他的所谓“家书”的。

所以，我虽然也买了《曾国
藩家书》，但说实话，读了几次
都没读完，总觉得多了几分教师
上课的威严，少了一些血比水浓
的亲情，多了一些永远正确的大
道理，少了一些设身处地的小道
理，可敬而不可亲，可信而不好
学，想想也不奇怪，人家就是在
代圣贤立言呢。当然，喜欢此书
的也大有人在，萝卜白菜各有所
爱嘛。

过了年，不几天春学期就要
开学了。

爸爸好容易人上请人，把我
从乡下带到城里读书，说我下学
期该上初中了，到城里好好上初
中。乡下老师给我开转学证时，
说我成绩不错，将来考大学很有
希望，舍不得我走。我知道，山里
女孩成绩再好，也不能考上大学，
这个乡下老师都教了一辈子村
校，也没教一个大学生来。哎！
城里啥学校？乡下啥学校？城里
教学楼都铺着红地毯，乡下学校
窗玻璃也没有，用塑料纸蒙！

我一定要到城里学校读书。
我长到十二岁，还是第一次

走到大山外边来，大山外边的世
界好大呀！整整坐了一天的汽
车，才到了城里。

爸爸跟工友借了辆破自行车把
我送到学校。他临走时悄悄塞给我
一个塑料包，叫我自己去交费，说他要
回工地上工，迟到了，老板要扣工钱。

我背着行李，抓着那个小钱
袋，找了几座大楼，看了门前好多
牌子，才找到交钱的地方。

交了费，我拿着一把单据找
自己的宿舍。呀！睡觉都在楼上
呀！我兴奋极了！找了好几座
楼，才找到我们女生住的宿舍楼。

进了六（3）班宿舍，里边一个
小个女生正在吃饭，看见进来一
个陌生的我，就对我看，一边咀嚼，
一边瞪起眼问：“你也是住宿生吗？住
这儿？这是六（3）班的女生宿舍。”

“嗯。”我扬扬手里单据，想把
行李往下放，放了好久，不知到底
放哪合适，就提着。

“看看几床？别搞错了。”小
个子女生对我说。

“这。”我看看资费单，手一指
左边的那张5号小床。

那个小个女生用筷子对那小
床一指，说：“那你先放那吧。”

我放下东西，不知道接下来
该干什么，手光捂着爸爸给的那
个小塑料包。

那个小女生对我看看又问：
“你吃饭了吗？”

我摇摇头。
“那赶快去打吧，一会该没饭

了。”她说。
我觉得肚子好饿，大概是因

为刚才爬了好几座楼的原因，才
突然觉得饿的。我看看她吃着米
饭和炒肉丝，特别想吃，我从来还
没有吃过别人给我做的饭，在家
都是我自己做饭。我也想去食堂
买，尝尝城里的饭什么味道，可也
不知食堂在哪，也不知道用什么
打，我从来没打过饭，还是第一次
听说饭不用盛用打。

那小个女生一想，问：“你还
没买饭票对吗？”

“嗯。”我又攫了攫手里的塑
料包。

“那，我先借你饭票吧。”小个
女生说着从小包里掏出饭票给
我，又说，“快去打吧，一会儿，食
堂该关门了。”

我一听，连忙放下行李和手
里的塑料包，从另外一只行李包
里拿出一只爸爸给的半旧的缸
子，不好意思地从小个子女生手
里接过饭票，然后走出门外。

走到楼下，想想，马上站住
……临走，我妈妈对我说过，女孩
出门要多长个心眼，坏人多。她
借我饭票，让我去打饭，她一个人
在屋里，是不是？……呀！她会
不会动我的包！？爸爸给的那个
塑料包里还有一个月的生活费
呢！我吓得一转身，拼命往楼上
跑，咚！使劲撞开门，一看，小个
女生不见了！她去哪了呢？寝室
里 咋 连 个 人 影 也 没 有 ？ 是 不
是？我赶快扑向床上的那个小塑
料包，一摸，钱还在！

我正到处看，那小个子女生
哧哧地从我床底下爬出来，满脸
满手都是灰，她见我又回来了，瞪
起眼问：“你没去食堂打饭？怎么
又回来了？”

我心里很慌：“嗯，我，我没找
到食堂。不，我回来拿东西。”

“哦。宿舍里的好床都叫同
学挑走了，你睡的这张小床有点
不稳，怕你睡上去晃，就找了块砖
给你垫了一下，稳了。”

我没有说话，手去摇摇那小
床，真的不晃了。

小个子女生对我笑笑，说：
“你刚来，不熟悉，八一小学的校
园可大了！食堂好远，出了大门，
绕着围墙向东还要走好一会才能
找到。这样吧，我正要到伙房去
打水，我给你带饭吧。吃完饭，我
带您到校园里走一走，熟悉熟悉
好吗？”说着，她从我手里拿去缸子。

我愣愣地站着，愧疚地望着
那个小小的她走下楼去。

帝湖花园位于郑州市航海西
路与桐柏路交会口东南隅，与后
河卢村毗邻。从航海西路进帝湖
花园，顺王府大街往南行约 300
米，有一望无际的人造湖进入你
的眼帘。湖中央还建有一个人工
小岛，岛上建有古香古色的八角
凉亭，独具匠心，一架人工铁桥联
结北岸。湖内还有机动快艇和划
船，供游人泛舟湖中，微风拂面，
送来阵阵幽香，使人心旷神怡。
湖岸四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林

立，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竞相争
辉，特别是东西王府，是该花园商
品住宅楼的佼佼者。身居帝湖王
府，让你享受到欧洲街区的美景。

金海水库，地处后河卢村东
金水河谷上，系上世纪 50 年代拥
军爱民工程。由齐礼闫乡和郑州
海军学校于 1958 年共同兴建，取
金水河的金字，海军学校的海字，
故名金海水库。该水库占地 2.01
平方公里，储水量 400 万立方米。
水库用于夏季在金水河上拦截洪

水，保护郑州城市安全，库水用于
灌溉周边村庄农田，使金水河上
游两岸农村粮棉、蔬菜旱涝保
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金水
河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位急剧
下降，水库无水可存，逐渐干枯。
到处呈现出荒草湖坡，沟壑纵横
的景象。在 2000 年前后，郑州城
市建设日新月异，干枯的水库荒
滩转眼开发成高档新颖的帝湖花
园社区。

1976 年 2 月，郑州市郊区以
金海水库为中心成立了金海人民
公社；1981 年 12 月，改名金海区。
1987 年 3 月，区划调整，撤销金海
区。从此，以“金海”二字命名的
水库、行政区划被载入史册。

本书介绍了1970年前后，中美两国外交关系
从对立走向友好的关键性变化细节，记述了“乒乓
外交”台前幕后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中美
两国领导人如何利用各种手段传递缓和关系的消
息；毛泽东、周恩来剑走偏锋，通过一枚小小的乒
乓球，举重若轻，让极度对立中的中美两国神奇地
走到一起？时机稍纵即逝，看似平常的乒乓球场
上，健儿的行止绝非限于体育竞技；球场之外，毛
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四两拨千斤。大国角力，
步步惊心，蕴含了多少外交秘闻、风云变幻。

原来，水令我喜欢的地方，不在于它的汪洋
恣肆，却在于它千古不变的淙淙流淌。

每天早上，当我从睡梦中醒来，起床之后，我
走出了狭小的房间，踏进大自然的怀抱，这水，又
柔柔地静静流淌在我的目光里。波光潋滟的水，
在灿烂的阳光下，永远那么盈盈荡漾，像一缕缕动
人心弦的情思，并不刻板，也时刻不忘流淌，水，这
红尘里的一泓清澈，不是年老得只顾昏睡的老人，
它总是那么生机勃勃，汩汩流淌着一派柔美。

水虽是不卑不亢地流淌着，却常常无意的使
它身边的人也生动了起来，觉得水是洋溢着诗意
的情调的，然而，水没有不让人尽情展示自己的美
好，娟娟的女子可以临水照花，才情横溢的诗人可
以对水吟诗，就像这红尘里的相遇和相知，即使是
一个孩子，也可以在水中嬉戏，让清脆的笑声在水
光中四处荡漾。所以，我至今仍相信水是温柔而
善解人意的，水，是一个和善可亲的朋友。

岁月无情，深秋或寒冬时节，冷风不顾树的
泣诉，一股脑地吹落了树叶，偏偏是水，它只献出
自己的胸怀，默默地容纳飘落到水里的树叶，除非
树叶没有落到水里，否则，水与飘落的树叶一定是
无声相拥的。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很想亲临江河之水，我生
活的地方无缘招聚长江大河，有的只是细细的小河，心
中渴慕江河的豪情，常自日出至日落时在澎湃着。

水是一个可与之相知的知己，水不同于山，
高山总是傲然屹立，人站山的面前，多的是无奈，
少的是愉悦。也许，日出于山，日落于水，而人在
水上，可以击楫而歌，人在山上，却只能慨然而叹。
世间那些清清的水，我用一颗心亲近它们，放飞我
如歌的情思。

我的细致的情思，只在这水波潋滟中，在这清
凌凌的水中，虽然，日子已不再有昔日的鲜艳和芬
芳，但是，我却依然能够真切地感觉着曾经的日子
在水光波影中无比生动，一如孩子纯真的笑容。

世间的清清的水，在多少个晨昏里，浸润了我
的思绪，我默默吟诵着感恩的诗句，弯下腰，轻抚
那些晶莹的、清澈的、明净的、纯美的水珠，水珠如
灵盈的珍珠，在我的掌心里颤动。

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仿佛专为渴望美好的人而
来，清清的水就是一阕一阙美丽的歌谣，欲断还
续，清音袅袅。

在寂静的日子里，我就面对着一泓清清的水，
静静体味着生命中曾有的愉悦与满足。在这样的
时刻，我的心头甚至会泛起一种暖暖的情愫，洋溢
着往事的柔光。

我喜欢着水，想着水这种清澈纯美的精灵，竟
为我所钟爱，不能不说是一种美丽的缘分。水是
我生命里不可缺少的滋润。在清清的水边，我听
着淙淙流淌的水声，感受着一份美丽，仿佛看到了
在宇宙洪荒中，洪水、野火以及土地上生生不息的
力量糅合一起，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热烈地绽
放在蒙蒙烟雨和燕子呢喃里，那一刻，水是湿漉漉
的诗和动情的吟唱，轻轻地，为我托起美丽的思绪。

我珍爱着水。对于我，不会有另一种东西能
够取代水在我心中的位置，正如不能取代我生命
中永远生动的记忆和深情。

水总是柔美的，水也总是含蓄的，无论如何，
伫立在水湄，在波光荡漾中，呼吸着一份清爽的气
息，微笑着凝望，水如少女的盈盈眼波，那么美丽
和动人，于是，心情就莫名地愉悦起来，一世的风
光，就在眼前了。

《乒乓外交高层内幕》
郭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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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
刘殿学

“从上到下摸一遍。擒贼先擒王，
从李局长开始。”

周锐掂量着这句话，反对：“这样
很二。”

“你呀，根本就是怕见客户的。”
骆伽使劲踩周锐鞋面，却听进去了建
议，指着电脑上张大强的头像，“他主
管这个项目，就从他开始吧。”

张大强乌亮皮鞋雪白袜子，扭着
肥腰唱《天仙配》的情景，闪过周锐脑
海：“要小心张大强。”

“嗯，为什么？”骆伽心思细腻，总
能听出话中的言外之意。每当这个时
候，周锐就觉得她头顶打开了一个小
雷达。

张大强很色，周锐很为骆伽担
忧：“羊入虎口，千万不能去。”

“所以你要贴身保护我，别让我
受伤。”骆伽知道周锐会一直保护她，
并不担心此事，“呃，对了，赵勇去哪
儿了？”

“去中联报到了。”周锐得到了赵
勇的消息，他合上骆伽的电脑，严肃
地说，“伽伽，北京通
管局你不能去，我也
不能去，记得半年前
的往事吗？”

骆伽放下咖啡：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这些往事在周
锐心底埋藏半年，心
中有太多的问号：“你
为什么要做通管局的
项目？”

骆伽却说：“我
有个问题，你要好好
回答。”

“嗯。”周锐放下
咖啡，坐直身体，他知道骆伽不再是
那个无忧无虑的学生了。

“爸爸牵扯到通管局商业贿赂里
面，你相信吗？”骆伽为此事才进入捷
科。周锐回忆招标前夜骆南山说的
话：“我离开设计院，有一个梦想，想
让老百姓少挨些堵，我们也少挨些
骂。如今这个心愿不能实现，我认了，
但是不想为挣钱不择手段，给那些贪
官送回扣。”

周锐断然回答：“我不相信。”
“如果爸爸没有给他们回扣，怎

么会牵扯到商业贿赂里面？”
“好像有一笔七十五万的资金。”周

锐有所耳闻，据说一笔咨询费出了问题。
“爸爸说，合同中没有这条。”骆

伽问过父亲，他不承认付过钱，其他
便不多说了。

合同上白纸黑字，客户也收到了
钱，这事十分蹊跷，骆伽父亲在合同上
亲笔签字，怎么能不知道？或者，他没
有告诉女儿实情？周锐实在想不通。

“爸爸百口莫辩。”骆伽满眼都是
悲伤。

周锐想不通其中的蹊跷，却为她

心痛：“伽伽，我能做些什么？”
“把半年前的往事全都告诉我。”

骆伽握着周锐的双手，毫不顾忌周围
的同事。

周日，晚上八点五十五分
东三环横贯北京中央商务区，北

端的皇城宾馆是北京最悠久的五星
级宾馆，脸谱夜总会就在二层的正中
位置。

一辆黑色奥迪从车流中斜刺着
开出，尖叫刹车，急停在皇城宾馆大
门口。

张大强是北京通管局信息中心
主任，负责智能交通项目，是今天周
锐和赵勇必须搞定的客户。前座的赵
勇将两张十元钞票扔给司机，等不及
司机翻箱倒柜地找零钱，起身去追
张大强。赵勇比周锐高半头，宽一
块，摘掉眼镜像土匪，戴回去文质
彬彬。周锐和赵勇都在一家名叫宇
天交通的公司上班，公司创始人骆
南山是周锐的硕士导师，周锐毕业

后便在这家小公司做
软件开发。公司小，
一个人身兼数职，他
这 次 便 被 抓 出 实 验
室，支持一线销售。
赵勇以往都做些几十
万的小订单，北京通
管局的智能交通一期
工程将近千万，是他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
项目。

转 过 黄 漆 屏
风，在灯光闪闪的舞
台中央，一名长裙飘
飘的歌手正在演唱。

张大强目光一碰，脚步不会移动，魂
魄也被夺去，靠在吧台，目不转睛：

“不错，不错，坐这儿吧。”
服务生蹩过来，外表为难，目光

狡黠：“位置满了。”
赵勇抛出两百小费，服务生嘿嘿

笑着离去。
“那不是有空位？”周锐为老师心

痛，他平常都舍不得搭出租车。
赵勇将周锐扯出几步，伏在耳边

提醒：“一期工程一千万，两百和一千
万，你掂量掂量，哪个重哪个轻？明天
就要开标，今晚是关键，大师兄将大
强交给咱们，不能掉链子。”

他们口中的大师兄名叫唐南军，
早先在跨国公司工作，在业界声名赫
赫，屈尊到宇天公司应聘。不懂营销
的骆南山惊喜交加，把副总经理职位
交给他。唐南军大展拳脚，不断签
下订单。一期工程由唐南军一手运
作，他今晚能将张大强约出来，可
以说是希望大增。恰在此时，出乎意
料的事情发生了，唐南军接
到一个电话，匆匆返回公司，
将项目交给周锐和赵勇。 20

远处传来电车的响声。那是一
个寂静的夜晚，周围的人家很少，电
车的声音自然能传得很远。

“为慎重起见，我们还去打探了
一下野上家的情况，发现他的遗孀深
信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所以，即使
野上活着回到了日本，他也没有联系
过遗孀和其他家人。我们只能追问
泷良精，他看起来相当慌张，之后急
急忙忙离开了浅间温泉，跑到蓼科高
原去了，连工作也辞了。泷的反常举
止让我们起了疑心。于是我们虚张
声势，直接问他野上在哪儿。一开始
他还坚持野上已经死了，但他那满是
恐惧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我们重
新调查当时野上在中立国公使馆干
的勾当了。我们也有我们的消息
源。没想到啊，野上身为日本派去的
外交官，竟然吃里爬外，通敌卖国！
得知这一事实，我们心中的愤慨与惊
愕简直溢于言表。野上和当时驻瑞
士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头子还有英国
的谍报部门取得联系，企图让日本尽
快战败。他病死的消
息，其实是为了抹消
他的国籍所做的手
脚。我们猜想，他偷
偷溜出了瑞士的医
院，逃到了英国，然后
和同盟国反复协商，
构思让日本战败的策
略。毕竟当时的瑞士
已经成了同盟国情报
网的老巢。尤其是美
国情报机构的头子，
手段相当了得，后来
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
长官，深受罗斯福的
信赖。而英国的谍报机构也是直接
向温斯顿?丘吉尔汇报工作的。野上
显一郎与那些家伙狼狈为奸，成了卖
国贼。”

“……”
“这件事，日本政府里肯定有共

犯。野上书记官再怎么厉害，也没办
法独自完成这件事。他肯定和政府
里的亲英美派通了气。你肯定想说
野上的叛国行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吧？的确，在日本战败这一沉重的事
实面前，很难说野上的叛国行为发挥
了多少作用。但是，他身为日本的外
交官，在战争期间通敌卖国，还抹消
了自己的国籍，策动帝国战败，这种
行为绝不可原谅！我们绝不会原谅
他！”男子激动地说道。

临死前的真相（下）
男子在一片漆黑中继续说道：

“恐怕伊东先生也一直以为野上书记
官真的死了吧。然而他并没有死，还
跑来日本玩儿了。即使不是伊东先
生，只要是个日本人都会愤慨！事到
如今，卖国贼居然偷偷摸摸跑回日本
了，这能不让人愤慨吗！伊东先生质
问过泷良精和村尾芳生，后来还是查
到了这件事中另一个关键人物——

从瑞士的医院溜到了英国，帮助他脱
逃的你！当时正是你这个书记生把
他送去瑞士的。”

“……”
“你在战争结束之后辞去了外务

省的工作。毕竟你做了这种事，没办
法继续留在外务省了啊……你肯定
也参与了野上回国这件事。恐怕知
道野上在东京的住处的，只有你、泷
和村尾这三个人。所以，你认定怒不
可遏的伊东先生对野上来说是一大
威胁。不，不仅如此。若是他真的杀
死了野上，当时的机密就会大白于天
下。于是，你就起了杀意。你谎称带
伊东先生去野上的住处，却把他带去
了世田谷的案发现场。我们猜测你
们选择了出租车，但是在距离现场很
远的地方下车，然后再走过去的。伊
东先生对你深信不疑，完全没有防
备。你趁其不备，从背后偷袭，用绳
子勒死了他。你看，那儿就是案发现
场。”

“在京都的酒店开枪打伤村尾先
生的就是你们？”

“没错。我们确
信泷和村尾一定知
情，可是泷逃到蓼科
去 了 ，之 后 行 踪 不
明。而村尾就在我们
面前露过一次面，之
后便藏进了外务省这
个大组织里。我们能
使用的方法，就只有
威吓了，而且这也是
最有效的方法。我们
的线人在他入住前一
天掌握到了他会用化
名登记的情报。要是

我们真有心杀他，他的脑袋早就开花
了。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置他于死
地，只要吓唬吓唬他就行了。好了，
你是不是该告诉我，野上在哪儿啊？”

“不可能。”门田书记生淡然答
道，“你们也知道野上先生和我关系
不一般。你们猜得很对，野上先生称
病从瑞士进入了同盟国的谍报机构，
但那是为了尽早把日本国民从不幸
的战争中解救出来……日本的败局
再明显不过了。硬是坚持战争，将国
民的生活进一步推向困苦的深渊的，
正是伊东忠介中校那样的陆军强硬
派！”

突然，晃眼的亮光从窗外射了进
来。

一辆车在后方停了下来，随即关
闭了车灯。

车门打开，传来脚步声。不可思
议的是，门田源一郎两旁的人竟对此
毫无戒备。

“老板，让您受苦了。”车外的男
子说道。他提起手电筒，炫目的光亮
照在门田脸上。

“果然是你……”
门田在黑暗中盯着对方

的脸。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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